
2022年2月16日，明爱医院在急症室旁边的露天空地设立隔离区，不少病人在室外的帐篷休息。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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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控 确诊者 香港第五波疫情 Omicron Omicron变种病毒 香港医疗

2月12日，黎典朋在推特上贴上接种第3剂新冠疫苗的照片，并配上了 #hktwittergetsboosted 的标签。

“被自愿出院”和“被提早结束隔离令”—— 政策夹缝中的确诊者

“我几乎觉得这是一个自私的决定，而寒冷已令我感到神志不清。”一名“被自愿出院”的确诊者说。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 香港 深度 被疫情改变的生活 2019冠状病毒疫情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946/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945/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944/
https://theinitium.com/tags/omicron_1/
https://theinitium.com/tags/omicron/
https://theinitium.com/tags/_374/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5th-wave-of-hongkong-coronavirus/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hongkong/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coronavirus-change-our-lives/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20200106-mainland-wuhan-pneumonia/


下一个晚上，他更新贴文：“快速测试阳性。”并附上一个哭笑表情符号。他手腕上的智能手表，也显示了

他的心跳过速。

住在天水围的黎典朋，2月13日因为发烧和心悸到区内医院求医，未久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于

晚上6时被移送到室外帐篷接受核酸测试覆检。

原定要等候核酸测试覆检结果的5个小时过去，但覆检结果还未出炉。至翌日凌晨3时，覆检结果阳性，医

护人员于是安排黎典朋入院。

只是3小时后，医生却又提出他可以在“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的前提下，自行签纸回家。他只觉气馁和

恐惧，生怕连累家中60多岁的父母，但持续在院外寒风下等候亦不是办法。

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发，单日确诊数字直线上升，急症室、隔离病房、内科病房需求爆煲，政府终于宣布

入院分流政策，让重症、老人、儿童优先入院。可是，有些等候入院的确诊者，却夹在不同防疫政策中的

缝隙，信息和政策混乱让他们进退失据、陷入无助。

2022年2月18日，伊莉沙伯医院在急症室旁边设置的户外隔离区，一般市民不得靠近。摄：林振东/端传媒



心跳过快，应否“自愿出院”？ 


黎典朋记得等待入院当晚，气温只有摄氏13度。他身上只有一件外套和医院的毛毡，在等候覆检结果期

间，他血压上压曾高达165，心跳更达一分钟141下。“整个晚上我只是觉得好冷，也只吃了一颗必理

痛。”

当晚他在社交媒体上记录等候情况 —— 在14日凌晨，他觉得“又冷又累”，寒冷令他开始咳嗽。由于心跳

过快，他连站起来踱步也困难。

只是医院没病床了。他只得签下那张“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的声明书。“我几乎觉得这是一个自私的决

定，但我必须下一个决定，而寒冷已经令我感到神志不清。”

“医生说，这是一个两难局面，我（医生）不想你回家，但反之你可能要在外面（露天地方）等上两天”。

24岁的黎典朋本想入院接受治疗，以免传染同往父母，但想到继续要长时间在寒冷的户外轮候，只好打消

念头。

在“清零”前题下，港府一直以安排所有新冠病毒确诊者入院为准则，但自今年1月爆发第五波疫情后，疫情

严重失控，但政府早期依然否定在家康复的选择，只着确诊者在家等候送院。在黎典朋在签署离院声明的

同日下午，政府宣布公营医院隔离病床已达接收病人上限，并实施入院分流政策。

可是，分流指引还是不够清晰，不少人像黎典朋一样，夹在政策和现实中间，不得安置。他们想尽公民责

任，接受治疗和隔离，以减低病毒传染风险，换来的却是互相矛盾的指示和无了期的等待。

夹缝中亦有来自安老院舍的长者。直到2月18日前，有病人于深水埗明爱医院和北大屿山医院户外等候覆

检结果和床位，到18日晚上才被移到室内。医院管理局又请求院舍接回症状轻微的院友，以疏导人满为患

的病房，但业界代表指院舍没法妥善隔离确诊者，担心造成院内传染。

回家后，黎典朋说卫生署一直没有联络他，也从没有收到隔离令，“就算我外出也没有人会知道”。他自律

留在房间，至今还有头痛等病征。最初，同住父母得知确诊的儿子回家，显得不太高兴，但在没其他选择

下只好不时用测试套装监察自身情况。黎典朋亦不敢怠慢，一直用电子血压计观察身体状况。

到底一个普通市民，如何衡量得到自己究竟是否需要入院求医？在明爱医院担任护士的医管局员工阵线主

席陈国诚说，政府宣传不足，的确令部分病人难以作出判断。“如何定义轻症呢？（宣传品中）没有准确描

述”。所以病人只能采取他们认为最安全的措施，例如到医院求诊，也是无可厚非。反之，也可能出现有人

误判病情，错失诊治时机。



“我为所有要去医院的人感到悲哀，因为他们不会得到及时治疗。”黎典朋说。他质疑香港政府没有为早在

多地流行的变种病毒Omicron来临作充足准备。翻查资料，香港距离上一波疫情已足足有八个月，而

Omicron首先于2021年11月已在南非出现，香港在同月又成全球首个在非洲以外录得确诊Omicron的地

方。

“政府定下了动态清零的目标，却没有投放资源（实现它）。” 




2022年2月16日，明爱医院在急症室旁边的露天空地设立隔离区，不少长者病人卧在病床上等待覆检，医护人员需要在露天环境照料
患者。摄：林振东/端传媒

被提早结束“隔离令” 


对政府检疫政策不满的，还有居港外籍商人Peter。他2月1日起在指定酒店进行入境隔离，5日后收到通知

初步确诊，但一直没有被移送到医疗设施或被安排覆检。期间酒店以他染疫为由，不再清埋房间，亦要求

所有垃圾放在房内，结果慢慢就传出臭味。到2月13日，Peter感到胸口疼痛，由救护车送到伊利沙伯医院

急症室，一待就是40小时。

在医院，Peter说他从医护人员接收的信息极不清晰，一开始他要求做核酸测试被拒，中途医生又告知他可

以自行离开，请他回到酒店，但因Peter初步确诊，酒店不愿再次接收他。医生又再提出Peter可以回到在

港居所，尽管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CT值是否高于出院要求。（Cycle Threshold、“循环数阀值”，值愈高

代表病毒含量愈低。）

“我还未完成（原定21日的）检疫令，也未做完所有检测”。他认为离开医院而返家居住会有法律风险，亦

不想传染同住者，就请医护人员向卫生署请示，并再次要求在医院接受检测。“这些医生只是想将责任推到

另一个人身上。”他指控。

根据《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在检疫令完成前离开检疫地点，一经定罪，可罚款港币25000

元及监禁6个月，而没有完成指定检测数量，亦可罚款港币5000元。

呆坐在急症室快两天，Peter看到有病人不愿吃药，但医护捏着她的鼻，强行把药塞到她口中；也看到有老

人被捆绑在床上；还有抱着幼儿、误被放到确诊病人轮候区而失声大哭的女人。他觉得这些乱况一直存在

于公营医疗中，只是在疫情下尤其明显。



40小时后，卫生防护中心传来新的检疫令，将Peter的隔离时间改为2月14日晚上11时59分结束，变相提

早7日立刻终结他的入境隔离；医院为Peter做的检测也评定他的CT值合乎出院条件，可以自行离开。

但这些都没有将他从卡夫卡式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由于手上没有一份阴性检测结果，为确保同住者安

全，Peter只好重新订酒店，再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取样，等候回家的日子。

“这全都是一个笑话，这个制度根本行不通，大家应该留在家中。” 


2022年2月15日，明爱医院的露天隔离区，一个父亲抱着孩子在帐篷间散步。摄：林振东/端传媒

只得3天病假纸，该如何向雇主解释缺勤？ 


为应对病床供不应求，医管局于2月16日启动7间指定诊所，要求症状轻微、又未能送院的确诊病人先透过

电话热线预约，以安排诊症及治疗服务，减轻公立医院负担。但由于查询人数众多，不少市民向媒体反映

一直未能成功接通热线。



确诊后应如何自理？卫生防护中心同日指出，如情况许可，病人应留在自己的房间内，避免面对面接触同

住人士。若出现严重征状，如持续高烧达摄氏38度或以上，或有气促、心悸及心胸痛，则应报警求助。

有人在社交媒体留言批评，指这些简单的指引，不能解决轻症病人需要病假纸向老板交待缺工的问题，也

没有照顾到没法分房生活的家庭实际需要。亦有人询问，若确诊又没被送院，应如何证明自己已康复，得

以复工？若指引要求病人在家等候送院，又如何取得快测套件，或是出门接受测试？确诊病人应由取样当

日起算14天，还是由数天后收到检测结果当天作起点？

李小姐一家六口2月11日起先后确诊，唯独5岁幼子快测对新冠病毒呈阴阳性反应。确诊的那一个星期，她

数次陪家人前住医院，都只是做检测、取药、写病假纸，然后回家等候卫生署通知。

“去（医院）也没意思，只是吹风，他们也只给你退烧药。”她说。6日后，李小姐终于收到卫生署电话，说

可以安排她入院，但她拒绝，因为自己病症都消失了，倒不如留在家中照顾孩子。

只是，为期3天的病假纸早已过期，她问卫生署职员，应如何向雇主证明自己已经痊愈，对方只道可以在收

到确诊通知14天后，用政府认可的途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话可以出门。

这个说法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记者会的回应一致，只是当局没有回应到确诊者现实上面

对的处境。

李小姐在2月14日收到确诊通知，她估计前后接近一个月不能如常上班，只是她较幸运，雇主容许她在家

工作，但丈夫工作的业务性质不容许弹性上班，只能继续缺勤。

在家自行隔离期间，李小姐一家幸得邻舍自发协助，为他们购买日用品，以及索取唾液样本收集包。虽然

一家困在葵青区的家里，幼子2月22日6岁生日，还有邻居为他订蛋糕庆生。

“很感动，没想到他们（邻居）会这样做，”李小姐说由确诊到现在，政府没能提供任何实质协助，倒是邻

舍挺身而出，只道是“远亲不如近邻”。

深水埗区区议会前主席杨彧，最近收到很多类似个案 —— 有人等不到政府检测结果；有人自行快速测试呈

阳性反应；三子之母来电指家中有老人确诊，生怕孩子也染疫；长期病患者确诊，怕在药耗尽之前，未能

到医院补充等。杨彧就帮他们致电承办商追检测结果，或是把快速测试套装送到家门，并每天通电话保持

联络。

“他们徬徨无助，热线又打不进去。”他说。 




杨彧指自身病情往往不是求助者的着眼点，而是自己会否传染同住家人。“如果全家都受到感染，最多也是

一起在家隔离，只怕传染给老人和小孩”。有确诊者只求一个隔离床位，但城内累积过万确诊，他只能劝

退：“有排都未到你。”

2022年2月18日，广华医院的户外隔离区，一个长者在帐篷内的病床上。摄：林振东/端传媒

他补充，因为香港住屋环境狭窄，不少家庭是多人同住一个房间，“若有一家庭成员要在家隔离，其他人就

要瑟缩在客厅。”又因为距离和通风问题，“就算做了很多防御措施，病菌也容易传染家人，尤其是厕所和

厨房共用，就更难避免。”

去年辞任区议员后，杨彧再无公职在身，他认为居民需要找前议员求助，说明了政府没有及时推出清晰指

引，告诉确诊者应如何自处。

翻查资料，卫生署于第五波爆发超过一个月后，终在2月18日公布一张名为《出院条件》的流程图。 


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同时出任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指出，目前公众接收的信息“也颇混乱”，“过去数

个星期，医管局也是请人到医院求医，结果就是急症室全都爆满，”



为了让不想传染家人的病人得以隔离，他认为政府应尽快采用现成的大型设施，如香港会议展览厅，收容

确诊病人，这相对将酒店改为隔离设施、或兴建新的临时医院会更快；而与其要求在家康复的人到社区检

测中心接受取样，倒不如由政府他们派发自行检测的套件，以免加重政府化验所负荷。

陈国诚则观察到，过去几波疫情的政府宣传，都集中于新冠病毒的高传播率和致病性，令部分公众往往急

着求医。在病毒变种后，他认为政府应给予社会一个机会，重新建立如何应对疫情的共识，所以政府应开

放更多数据让人了解Omicron的特性。

出院后6天，黎典朋又在推特上载一支快速测试套件的照片：“首次快测阴性。”又加上几个花炮表情符号。

但他的母亲亦于同日快测结果呈阳性，一切还没有结束。 
 （尊重受访者意愿，Peter 为化名。）


